
第一章 誓言改命運

永新三十三年，正是酷暑時分，烈日炙烤著大地，距離京城約半日路程的一處小

院裡，溫如蓁卻覺得全身發冷，整個人虛弱無力地倒在桌邊。

她今年不過二十二歲，竟然就要赴黃泉了。

溫如蓁顫抖著手擦去唇邊的血，可下一瞬便又咳了起來，隨著身體的震動，黑色

血液再度順著唇角流了下來，染髒了身上的衣裳。

但哪怕看起來有些狼狽，她膚如凝脂的臉仍舊昳麗，反而因那抹異色添了幾分說

不出的風情。

廖順滎站在一旁，眼神有些侷促不安，但馬上又堅定起來，冷冷地道：「如蓁，

妳別怨我，要怪就怪妳不知收斂，好好的廖家婦不做硬要去尋岳父岳母的死因，

妳可知妳的行為是要置我們家於萬劫不復之地？落得如今的下場也是妳自找的。」 
溫如蓁神色不變，只有眼中露出一抹嘲諷，這種顛倒是非黑白的話他也說得出來，

不愧是廖氏的遠房姪子，兩人簡直一丘之貉，都是壞胚子！

「我問妳，這件事妳還告訴過誰？」

溫如蓁當然不會回答他的問題，只是冷冷地道：「廖順滎，跟你這種無恥小人多

說一個字，都是對我的侮辱。」

下一瞬她猛地皺起眉頭，劇烈的疼痛讓她整個人蜷縮成一團，想叫喊卻發不出聲

音，雙唇一張一闔間不斷吐出黑色血液，在地上痛苦掙扎著。

廖順滎原本被她不屑的態度激怒，想好好教訓她一頓，看到她這副狼狽樣又覺得

十分痛快，好整以暇地雙手環胸欣賞起來。

「妳再嘴硬也只有現在了，待會兒有妳苦頭吃。」他冷哼一聲。

這時房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和溫如蓁差不多年紀的女子款款走了進來。

她先是用衣袖掩住口鼻，很是嫌棄地瞥了溫如蓁一眼，接著逕自上前挽住廖順滎

的手臂，嬌滴滴地道：「表哥，你不是說要帶我出去玩嗎，怎麼在這女人房裡待

這麼久，你不會是捨不得了吧？」

聞言，溫如蓁猛地抬起頭，一雙烏黑的眼眸充滿了憤怒，「下賤……的……東西！」 
她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力氣，突然站起來朝兩人撞了過去，速度又快又猛，廖順

滎和女子一時都沒有反應過來，被狠狠撞倒在地。

溫如蓁一雙眼睛泛著怒氣伸手用力撓向女子的臉，女子瞬間捂著臉尖叫起來，再

也沒了剛剛的囂張氣焰。

「凝兒！」廖順滎見女子臉上被抓出幾道血痕愣了一下，反應過來後連忙伸手去

攔還想再撲上去的溫如蓁。

溫如蓁到底已經中毒，輕而易舉就被架住了胳膊，她恨恨張嘴咬了廖順滎一口，

疼得他用力把人甩到地上。

孫凝兒還在尖叫，一邊叫一邊大聲罵道：「表哥！那賤人弄傷了我的臉，我的臉！」 
廖順滎抬起溫如蓁的臉狠賞了幾巴掌，而後來到孫凝兒身邊，將其抱在懷裡輕聲

安撫。「凝兒別怕，我在這兒呢！」

因為剛才的劇烈動作，加速了體內的毒素蔓延，溫如蓁這次不只是吐血，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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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鼻子也都相繼流出黑血，模樣十分可怖，尤其她即便躺在地上無力爬起，仍

舊惡狠狠地瞪著這對狗男女。 
嫁到廖家她便知道廖順滎有個表妹暫住在他家，她和廖順滎成親一個月後，孫凝

兒說家裡幫她定了一門親事要回老家備嫁，那時她還熱心地送了好些添妝，想著

讓孫凝兒風風光光出嫁，沒想到這兩人早就暗通款曲。 
廖順滎被溫如蓁的眼神看得心驚，嚥了嚥唾沫別開眼不敢再看，倒是孫凝兒臉上

全無懼怕之色，反倒神情陰沉地睥睨著溫如蓁，恨不得這個搶走她丈夫的女人死

得再痛苦一點。 
當初她和表哥本來已經論及婚嫁，卻因為廖氏許了重利，讓她只能成為無名無分

的外室，即便心裡清楚溫如蓁不過是個被耍得團團轉的蠢貨，但沒有哪個女人被

搶了正妻之位還能不恨的。 
心頭之恨難消，孫凝兒走過去用力踢了溫如蓁兩下，見她疼得滾了一圈，這才稍

微解氣。 
「別生氣了，我待會就找大夫來幫妳看臉，再去尋最好的美容膏給妳擦，絕對不

會留疤。妳現在得隨時保持好心情，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才會健康成長。」廖順滎

上前一手攬住她的腰，一手在她肚子上輕撫了撫。 
溫如蓁看著他們恩愛非常的模樣，實在覺得自己傻得可憐，她的一生就是個徹頭

徹尾的笑話…… 
「你做什麼？你怎麼可以隨意闖進別人家——」 
房門再度被用力推開，幾個男人大步走了進來，其中領頭者身上的強烈氣勢任誰

都難以忽視。 
溫如蓁努力抬眼看向門口，卻因為背光看不清那人的長相，她眼中所見越來越朦

朧，眼中的光芒逐漸黯淡，直至消失。 
廖順滎認得這個人，當場臉色大變，「景陽侯世子怎麼會來這裡？」 
季文燁看見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溫如蓁，目眥盡裂地道：「你們對她做了什麼？」 
廖順滎定了定神，隨便編了個理由就想把人打發走，「內子突發惡疾，不幸過世。」 
「好一個突發惡疾。」季文燁眼神猶如淬了冰一般，上前舉止輕柔地抱起溫如蓁

的屍體，拿出帕子替她擦拭血汙。「廖順滎，你當本世子眼瞎嗎？」 
「表哥，這位……怎麼好像對姊姊不一般？」孫凝兒到了這個時候都不忘敗壞溫

如蓁的名譽。 
廖順滎聽了這話不由得瞇起眼，如果他沒記錯的話，季文燁過去跟溫如蓁的確是

有過一段婚約。 
「世子，你這般抱著我的夫人，恐怕於禮不合吧。」他語帶威脅，「此事若是傳

出去，你的名聲還要不要？」 
季文燁冷哼一聲，語氣帶著殺意，「那也得你有命說出去。」 
廖順滎聽出不對勁，「你什麼意思？」 
季文燁懶得和將死之人廢話，淡淡吩咐了一聲，「廖順滎孫凝兒預謀殺人，被本

世子抓了現行，然此二人不肯束手就擒，激烈反抗之下只能就地正法，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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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跟隨他而來的侍衛應了一聲，面無表情地朝著廖順滎和孫凝兒逼近，三兩下就將

人控制住。 
孫凝兒只是個後宅婦人，哪裡見識過這等陣仗，驚慌地扯住廖順滎的袖子，「表

哥，你快想想辦法啊！」 
廖順滎也大吃一驚，沒想到季文燁張嘴就要他們的命。「你敢！朝廷命官罔顧法

紀動用私刑，你難道不怕惹禍上身嗎？」 
「她都不在了，我還有什麼好怕的？」季文燁眸底閃過哀傷，再抬頭時又變得狠

戾，吩咐帶來的護衛，「給我搜，我要知道她中了什麼毒。」 
其餘護衛開始搜索，其中一人在桌上發現一瓶酒，拿起來聞了聞後立刻皺起眉頭，

回身稟報，「世子，是鴆毒。」 
「證據確鑿，你還想堅持她是突發惡疾？」季文燁冷笑出聲，抱著溫如蓁屍體的

手緊了緊。 
她死前該有多痛苦啊，明明那麼怕痛的一個人……他心如刀割，痛得幾乎要窒息。 
廖順滎臉色鐵青，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這是我的女人，我

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你管得著嗎？」 
季文燁像看死人一樣看著他，嘴上問著護衛，「酒還有剩嗎？」 
護衛點點頭，「還有半壺左右的量。」 
「給他們灌下去，她遭受過的痛苦，我要他們也感受一遍。」季文燁面無表情地

下了命令。 
他的話自然無人敢違抗，侍衛手腳俐落地箝住廖順滎和孫凝兒的嘴，三下五除二

把酒灌了進去。 
兩人很快痛得在地上打滾，最終面目猙獰地死去。 
季文燁冷眼看完這一切，抱著溫如蓁的屍體站了起來，低頭看了她一眼，腦海中

閃過她曾經鮮活的樣子，心一沉，不由得冷哼了一聲，「當初若是跟我成親的話，

又豈會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 
他沒再逗留，直接走了出去。 
沒有人看見他身旁跟了一道白影，正是剛剛從軀體脫離出來的溫如蓁。 
溫如蓁一臉懵，她剛睜眼就發現房裡有很多人，廖順滎和孫凝兒還死了，尚在消

化這個消息，又看見自己的屍體被個看不清面貌的男人抱走。 
雖然已經沒有知覺，但被一個陌生男子抱在懷裡仍舊讓溫如蓁感覺有些不自在，

她飄到季文燁身旁努力想看清他的長相，可無論距離遠近，他的臉依舊是一片模

糊，像團煙霧似的。 
溫如蓁倍感疑惑地蹙起眉頭，卻只能盡力記住男人的身形，同時還注意到他繫著

一個陳舊的荷包，上頭的紋路並不特別，卻莫名讓她覺得熟悉。 
一路上溫如蓁很確定那些護衛叫了這個男人，她卻聽不見他們說啥，明明其他話

語都很清晰，唯獨牽扯到這人的身分時就會被消去聲音。 
這男人的聲音聽著也很奇怪，男不男女不女，時而尖細時而低沉，根本不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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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出來的，偏偏其他人的聲音又都很正常，只有這個男人她看不清也聽不準確。 
今日是個大晴天，炙熱的陽光烤著大地，季文燁卻彷彿感覺不到一般，抱著溫如

蓁翻身上馬，讓她靠在自己胸前，就這麼快馬加鞭進了城。 
京城內除非戰事急報不得策馬疾馳，守城門的士兵原本想攔，但在看清來人是誰

後立即噤聲，主動退到一邊。 
季文燁一路奔馳到一條無人的巷子，一看就是某個大戶人家的側門，他沒停歇，

直接讓馬跑了進去。 
周圍是兩排樹木，每一棵都枝繁葉茂，形成了一個極其涼爽的林蔭大道，若要換

成平時溫如蓁可能會被此處的景色所吸引，但現在她一顆心卻全撲在自己究竟會

被帶去哪裡，對其他事情毫不關心，只一心一意望著馬背上。 
季文燁來到自己所住的尚竹院前翻身下馬，將溫如蓁抱回了自己的寢房。 
「唉，老大也真是可憐，還是去晚了一步。」 
不遠處突然傳來一個聲音，溫如蓁朝四周望了望卻沒見到人影，那人好似有說不

完的話，嘰嘰喳喳個沒完。 
「那幫溫二姑娘調查的人驚動了大理寺，老大知道後驚覺溫二姑娘有危險，趕緊

去救卻來不及……情種，真真是個情種，我佩服老大的癡心，但絕對不想變成

他……哎喲！我又沒說錯，幹麼打我？」 
溫如蓁探頭探腦好一會兒，突然福至心靈般抬起頭，在一棵大樹上發現了兩個人

影，其中一個正抱著頭，看來話就是他說的。 
不過溫如蓁現在也顧不得他是什麼意思了，她迅速飄進屋子，剛好看到季文燁把

自己小心翼翼安置在床上。 
他盯著看了半晌，才試探地伸出手觸碰她逐漸變得冰冷的手，低低道：「對不起，

我來晚了。」 
他聲音低啞，帶著一絲說不出的懊惱，溫如蓁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可惜仍舊是

一片模糊，但不知為何她總覺得這人有幾分熟悉。 
季文燁指尖拂過溫如蓁的臉，突然嗤笑一聲，「下輩子放聰明點，別再輕易相信

他人，到最後連自己都護不住。」 
最後一聲近乎低喃，溫如蓁卻聽清了，她臉頰火辣辣地燒了起來，眼睛也莫名有

些發酸。 
是啊，她這一生過得渾渾噩噩、善惡不分，不僅認賊作父，唯一的手足也不明不

白地死了…… 
想到這裡，溫如蓁的眼淚不受控制地掉了下來，說不清是恨自己多一些還是恨溫

家二房多一些，只想著如果能夠重來一世，她必不會再活得這麼糊塗。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念頭太過強烈，下一瞬溫如蓁感覺身體猛地飛了起來，就這麼

失去了意識。 
 
 
頭暈暈沉沉的，似乎有千斤那般重，溫如蓁清晰感覺到有人把濡濕的帕子放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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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額頭上，動作十分輕柔。 
「怎麼辦，姑娘到現在都沒還退熱，要不要再去請一次大夫？」 
充滿擔憂的聲音在耳邊響起，聽起來有些熟悉，讓溫如蓁恍惚間以為自己還在作

夢。 
「也好，那妳待會去跟二夫人請示一下，再去柳記買些金絲糖回來，姑娘每回生

病吃什麼都沒味道，唯獨這金絲糖能入口。」 
另一道聲音傳來，軟軟糯糯甚是好聽，這麼理解她喜好的人除了春杏不作他想。 
她出身益昌伯府，是長房唯一的嫡女，父親溫宗渤是伯爺也是威震四方的大將軍，

即便以蠻橫著稱的西桓國聽到他的名號都要抖上三抖。 
母親葉氏乃將軍府千金，從小承襲家風，永新帝還破例授予她官職，讓她能跟父

親一同鎮守邊關，堪稱巾幗不讓鬚眉的典範。 
可惜兩人在一次戰役中雙雙戰死，只留下尚且年幼的她和哥哥溫如琮，由二叔溫

宗泓和二嬸廖氏撫養長大，永新帝還讓溫宗泓承襲了益昌伯的爵位。 
溫宗泓和廖氏待他們兄妹極好，好到有段時間連親生子女都會嫉妒，她也一直心

存感激，全心全意信任著他們，以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家人，沒想到那家子都

是吐著信子的毒蛇。 
祖父在世時曾幫她定了一門親事，對象是景陽侯世子季文燁，然而廖氏和其女溫

如芊不時在她面前說什麼季文燁的後院不可能只有她一人，怕她承受不了後宅爭

鬥，那副懇切又擔憂的樣子把她感動得不行。 
溫如蓁閉了閉眼，只覺得當年的自己無比可笑，那個時候的她根本沒意識到她們

之所以這麼說不過是為了讓她與景陽侯府退親，最諷刺的是她還真的傻傻照辦，

拒絕季文燁嫁給廖順滎。 
廖氏把廖順滎誇得好似天上有地上無，說他天資聰穎是讀書的料，只是時運不濟

才考不上科舉，事實是別說飽讀詩書了，連大字都不認識幾個；說他家裡環境單

純，只有一個身體不好的母親，這點倒是沒錯，但沒講的是那個老太太慣會折磨

人，吃喝拉撒都要她負責，她的丫鬟若想幫忙就會遭到責罵，不罵到狗血淋頭不

罷休。 
「姑娘這次落水可是遭了大罪，大夫都說可能會落下宮寒的後遺症，這可怎麼

辦？」春杏語氣滿是擔憂，怕擾了溫如蓁，聲音還壓得低低的。 
溫如蓁很是懷念地聽著春杏的聲音，同時內心升起愧疚。 
進了廖家門的兩個月後，廖順滎的母親崔氏說娘家親戚的兒子來信，表示婚禮那

天瞧見春杏後就難以忘懷，特意寫信來求娶。 
說實話她並不想同意，畢竟崔氏的老家遠在青州，一旦嫁過去兩人不知道何時能

再見面，這幾個丫鬟從小和她一起長大，情誼比一般主僕深多了，說是姊妹都不

為過，自然捨不得分開。 
她鼓起勇氣委婉拒絕，崔氏嘴上倒沒說什麼，可接下來幾天對她的態度都是淡淡

的，她那時只想討婆母歡心，最終還是因受不住冷待而答應，即便春杏求到她面

前說不願嫁她也沒有鬆口，只多送了點嫁妝就把人送走，從此以後她便再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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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春杏。 
「春杏姊姊，妳別擔心了，大夫說了只要好好調養，姑娘會好起來的。」夏槿輕

聲勸慰，隨即又嘆了口氣。「雖說去請示二老爺那邊都會同意，可姑娘病了這麼

久，也沒見他們來探望。」 
春杏沉默了下，有些遲疑地道：「其實我一直覺得二老爺他們待姑娘好似乎只是

在外人面前，而不是發自內心，有幾次我想跟姑娘說這件事，但妳也知道姑娘對

二房有多信任，我若是說出來姑娘不但不會信，反而會罵我搬弄是非……」 
「不如我來說吧，我一向心直口快，姑娘只會斥責我口無遮攔，不會怎麼樣的。」

夏槿自告奮勇。 
溫如蓁眼皮顫了兩下，她記得夏槿確實跟她說過二房有問題，但那時她完全被蒙

蔽了雙眼，根本沒有把夏槿的話放在心上，沒幾天夏槿就犯了錯被發賣，是四個

大丫鬟中唯一沒有跟隨她到廖家的人。 
不過夏槿雖然說話直，但也只是在她面前，到了外頭仍記得要謹言慎行，然而那

次卻說她以下犯上，對主子出言不遜，現在想想倒是有些蹊蹺。 
這時外面傳來腳步聲，隨著珠簾輕晃，一個清脆乾淨的聲音說道：「姑娘退熱了

沒有？」 
「還沒呢，我剛想讓夏槿再去請一次大夫。」春杏說著說著發現了不對勁，「妳

不是去領膳食嗎，怎麼手裡沒提東西？」 
「領是領到了，不過今天去得晚，天氣又漸漸變冷，吃食拿回來都有些涼了，我

就先讓冬茗拿去小廚房加熱，姑娘還病著，可不能吃那些生冷的東西。」秋蓼皺

了皺眉繼續道：「以往不論什麼時候去廚房都有新鮮熱的，現在卻這般不上心，

改天請姑娘告訴二夫人，整治整治那幾個憊懶的傢伙。」 
夏槿才剛聽完春杏的猜測，聞言嘴裡忍不住小聲嘀咕，「依我看就是針對姑娘吧，

這要是換成大姑娘院裡的人去，看他們還敢不敢這麼做。」 
春杏皺眉看了她一眼，輕輕搖了下頭，夏槿便閉口不言了。 
溫如蓁終於開始覺得奇怪，她不是死了嗎，為何還能夢到以前的事情？ 
秋蓼和冬茗都會點武功，是她的母親葉氏手把手教出來的，可惜比一般丫鬟多點

技能又如何，最終還是被她這個愚蠢至極的主子斷送了一生。 
自春杏之後，廖順滎很快將她底下的其他丫鬟或發賣或嫁人，不僅完全沒經過她

的同意也未曾告訴過她，只有事後告知以及輕飄飄解釋一句「家裡養不起這麼多

人」便算完了。 
她曾寫信回去跟廖氏訴苦，剛開始他們還會回信安慰個幾句，後面乾脆撕掉了偽

裝，派人來斥責她出嫁了還不安分，那時的驚愕與不敢置信她至今都無法忘記。 
秋蓼湊近床邊看了一眼，隨口問道：「我剛才看碧荷出去了，妳們有吩咐她做事？」 
春杏和夏槿對視一眼，動作一致地搖頭。 
夏槿忍不住皺眉抱怨，「姑娘病得這般嚴重，她不好好待著亂跑什麼？有看到她

往哪去嗎？」 
「好像……是正院的方向。」秋蓼仔細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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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裡，溫如蓁的心倏然揪緊。碧荷是她院子裡的二等丫鬟，也是廖氏特意分

派過來的，她出嫁時本想把碧荷也帶過去，碧荷卻突然在婚禮前夕病倒，廖氏說

這樣不吉利，便把碧荷留了下來。 
後來回家探視時，她發現碧荷不知為何成了廖氏兒子溫如璋的妾室，那時候她沒

有多想，可聯想起夏槿莫名被發賣，她總算明白了。 
原來她一直都活在二叔一家的監視下，難怪從來發現不了他們的真面目，因為一

旦有點苗頭冒出，碧荷就會立即稟報把危機扼殺掉…… 
溫如蓁越想越覺得可怕，猛然睜眼從床上坐起來，下一刻卻又因為渾身無力倒了

回去。 
這番動靜驚動了屋子裡的三個丫鬟，急忙圍上前。 
「姑娘怎麼了，哪裡疼嗎？」春杏擔憂地問。 
溫如蓁先是看到三張各有姿色的臉關心地看著她，而後有些疑惑地調轉視線向上

看，只見她的正上方掛著月白色撒花鮫綃紗帳，中間繫著兩個小巧玲瓏的白玉鏤

空雕纏枝香薰球，縷縷花香從中散發出來。 
她再轉過頭往三個丫鬟身側望去，看見床邊高几上擺放著五彩花鳥瓶，瓶內是幾

枝新折的花，粉色花瓣上還有點點潔白晶瑩的露珠……這是她春華院的閨房！ 
溫如蓁猛地瞪大眼，掀開被子下了床，走到銅鏡前一照，看到的竟是少女時期的

自己。 
她神情有些茫然，猛地想起自己十六歲那年曾不小心跌入池塘，那時已過中秋，

天氣逐漸變冷，加上她體質本就虛弱，雖然及時救起依然落下病根，被斷言日後

不易有孕。 
這讓她又想起了廖順滎和孫凝兒，她成親五年始終無所出，自覺對不起夫家，想

著要幫廖順滎納妾好傳廖家的香火，為此她特別進京一趟想找人牙子買幾個貌美

的婢女伺候著，如果廖順滎有看上的再抬成姨娘。 
可她卻看見廖順滎和孫凝兒帶著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在街上愜意閒逛，一派和樂溫

馨的景象，衝上前質問居然得到令她震驚的答案—— 
孫凝兒根本不是回老家嫁人，而是成了廖順滎的外室被好吃好喝地養在外頭，連

孩子都生了！ 
謊言被揭穿後他們也不藏著掖著了，廖順滎直接把孫凝兒母子帶回家裡，一家三

口其樂融融地生活著，她這個明媒正娶的正妻反倒像個不得寵的妾室，只能夾著

尾巴做人。 
她堂堂伯府嫡女被如此糟賤，怎能不恨？ 
「姑娘，您還病著呢，快回床上躺著吧。」春杏焦急地來扶她。 
夏槿也扶住她另一邊，緩緩往床邊走，「是啊，要是不好好休息，小心病情又加

重了。」 
秋蓼沒有去扶，而是先把床上的被子整理好。 
溫如蓁思緒被拉了回來，她沒有反抗任由她們動作，雙眼緊緊盯著這幾個在她人

生中占據了重要位置的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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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廖家人和二房的真面目後，她也擔心起丫鬟們的情況，悄悄請人查了下，得

到的消息無一例外都過得不好，其中就數春杏最可憐，嫁過去不到兩年就去世，

還是懷了孩子被丈夫拳打腳踢小產而死的。 
她後悔不已，認為都是她害了春杏，連著作了好久的噩夢，夢裡總能看見春杏渾

身是血地瞪著她，彷彿在控訴她當年的軟弱。 
這時房門又開了，身材高䠷的冬茗走進來，看到房內的情形先是愣了下，連忙放

下手裡的食盒湊上來。「姑娘您醒了！」 
面對熟悉又忠心耿耿的春杏等人，溫如蓁再也繃不住情緒，像個孩子似的嚎啕大

哭起來。 
春杏三人都懵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手忙腳亂地又是誘哄又是安慰，好不容

易才讓溫如蓁止住哭聲。 
「我的好姑娘啊，您到底怎麼了，真是嚇死奴婢了。」夏槿誇張地大喘一口氣。 
溫如蓁搖搖頭，打了個哭嗝，「沒、沒什麼，就是剛剛作噩夢驚著了。」 
「您真的沒事嗎？」秋蓼微蹙著眉頭。 
「我沒事，妳們不用擔心。」溫如蓁拍了拍四個丫鬟的手，「不是拿了吃的嗎，

我剛好有點餓了。」 
「好咧！」春杏開心地笑了起來，忙跑到桌旁擺膳。 
溫如蓁冷靜下來後也開始思索，雖然她到現在都不曉得眼前的一切究竟是怎麼回

事，但隱約覺得自己似乎回到了永新二十七年。 
既然如此，那她還有機會扭轉悲劇，把所有事情回歸正軌，讓那些居心叵測之人

受到懲罰，而當務之急就是要避免哥哥誤入歧途。 
於是用完膳後，儘管仍覺得不太舒服，溫如蓁還是強撐著身體仔細吩咐道：「冬

茗，有件事情交代妳去辦，妳現在立刻去一趟東順伯府，我想請丁大姑娘調查一

些事情，記住不能驚動二叔他們……」 
丁玉卉是東順伯府千金，兩人平時私交甚好，她的請託玉卉肯定會答應。 
冬茗聽完後鄭重點頭，連忙出門辦事去了。 
 
 
那天到底又請了一次大夫，開了新藥後溫如蓁很快退熱，身子也逐漸好轉，終於

可以下床了，她一向愛美，先前是病了才沒打扮，如今既然能夠走動當然要好好

捯飭一番。 
溫如蓁挑了件丁香色錦緞襖子，月季花紋凌波裙，外面罩了一件碧霞雲紋海棠紅

錦衣，頭髮挽著流雲髻，簪上同款的月季花玉簪和珠花，末了再以珍珠耳墜呼應

點綴，她的小臉瑩白如玉，胭脂只淡掃一層，瞧上去就有種大病初癒的嬌柔病怯

之態。 
她坐到梳妝台前讓春杏夏槿幫她梳妝，見秋蓼拿了暖手爐過來，擺了擺手，「先

幫我捧著，待會再給我。」 
秋蓼點點頭，等梳妝結束後捧著暖手爐跟在溫如蓁身後出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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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下幾個小丫鬟正圍著有說有笑，發現有動靜傳來抬頭望過去，見是溫如蓁立即

起身行禮，碧荷也在其中。 
溫如蓁瞧見了碧荷在其中探頭探腦，一看就不是個安分的，她接過秋蓼手裡的暖

手爐，擺手讓小丫鬟們退下，閒庭信步地在院子裡逛了起來。 
她的春華院小巧精緻，園中亭台樓閣、虹橋池榭等等盡納於其中，園中之木雕、

石雕等雕刻無處不現，盡顯古雅。更有奇花奪目，一年四季均有時花，可謂是群

芳爭豔。 
溫如蓁看著眼前的一切，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誰能想到她前不久還被人投毒而

死，現在卻能在閨房欣賞美景呢？ 
她一直注意著丫鬟群裡的動態，很快發現碧荷悄悄摸摸溜了出去，她也不在意，

繼續繞著前院賞景，邊走邊想著這段日子發生的事情，其中最讓她在意的當然還

是那位死後抱著她屍身離開的那名男子。 
他究竟是誰？ 
溫如蓁走得極慢，默默等著某人上門，果然沒過多久就有一個人影急匆匆地進了

春華院。 
「二妹妹，聽說妳已經大好，我特別趕來探望。」溫如芊笑著走了過來，態度親

暱地拉著溫如蓁的手。 
她身穿月白色曳地望仙裙，裙上用細如胎髮的金銀絲線繡成攢枝寒梅和棲枝飛鶯，

頭上則挽了個百合髻，插了兩根白玉簪，好一副清麗高雅的形象。 
溫如蓁記得這身衣裳是溫如芊生辰時自己送她的禮物，所費不貲，以前覺得二叔

一家待她這麼好，她也應當有所報答，平時就常常買東西送過去，每個人的生辰

她也都會花重金購置賀禮，而且為了送到他們的心坎裡，甚至會拿銀子讓丫鬟偷

偷去打聽，觀察最近他們看中了什麼，若有捨不得買的她就去買下來。 
這樣大手大腳的結果就是娘親留下來的嫁妝短短幾年就被她揮霍殆盡，等出嫁時

已經所剩無幾，她卻還完全不覺得有問題。 
溫如蓁淡淡看了一眼，不著痕跡地將手抽回來，「大姊姊的消息可真快，我才出

房門妳就來了。」 
溫如芊愣了下，一臉狐疑地打量著她，這不是溫如蓁該有的反應，平常見面她都

會湊上來左一句大姊姊右一句大姊姊，態度可熱絡了，今兒是怎麼回事？ 
「二妹妹，妳今天……好似跟從前不太一樣啊。」 
溫如蓁倒也不慌，只是語氣懨懨地道：「大姊姊見諒，我大病初癒沒有什麼力氣，

妳若覺得我態度不佳，我在此先給大姊姊賠罪了。」 
「原來是這樣，身子未好全還跑出來，簡直是胡鬧，快進屋坐下。」溫如芊鬆了

口氣，親手把人攙回屋裡。 
「大姊姊還沒說呢，怎麼時機抓得這般好，我才露面多久妳就來探望了。」溫如

蓁裝作天真無邪，實則暗含譏誚地問。 
溫如芊態度也算鎮定，面露不好意思地道：「我要真說了二妹妹可別怪我，其實

我每天都派人來打聽妳的消息，前幾日丫鬟們說妳還在休養，我怕會打擾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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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敢來，剛才下人來回報說妳已經能出門了，我就趕緊過來。」 
溫如蓁誇張地喔了一聲，瞇眼笑了起來，笑意卻未達眼底，「大姊姊對我還真是

『關心』，我都有點受寵若驚了。」 
哼，能把打探消息說得這般冠冕堂皇，京城第一才女也不算浪得虛名。 
「其實……其實我著急趕來還有另一個原因。」溫如芊幾度欲言又止，好半天才

像下定決心似的說道：「景陽侯世子又出事了。」 
景陽侯世子季文燁？溫如蓁揚眉。 
季文燁是景陽侯季真源和永安長公主之子，同時也是祖父在世時幫她定下的娃娃

親，以前她對這樁婚事沒有過多牴觸，直到聽信溫如芊的話，誤以為季文燁是個

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內心便起了退婚的意思。 
她鼓起勇氣跟廖氏提起時，廖氏還裝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說什麼不能隨意悔婚，

她便要死要活地鬧絕食，廖氏這才為難地去景陽侯府，退婚後她和季文燁也成了

京城的兩大笑柄，名聲直直落。 
溫如蓁嘴角的笑容帶著苦澀，可笑她對溫如芊的話深信不疑，當今坐在寶位上的

永新帝可不是昏君，就算他是季文燁的舅舅，但季文燁要是真這麼上不了檯面，

永新帝哪可能對他信任有加。 
而且當時廖氏去侯府提出的其實是替嫁，也就是讓溫如芊代替她履行婚約，只不

過景陽侯和永安長公主不同意才沒能成功。 
至於她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那還得多虧溫如芊。 
許是覺得她出嫁後就翻不出什麼浪花，溫如芊特地跑到廖家來奚落她，說著說著

漸漸激動起來，忿忿不平地說自己長得漂亮又是才女，為什麼季文燁不肯答應更

換訂親對象？ 
直到那時她才知道，原來溫如芊一直都喜歡季文燁，溫如芊也是故意在她面前說

季文燁的壞話，就是打著她若不肯履行婚約就能替嫁的主意。 
想到這裡，溫如蓁似笑非笑地看著她，問道：「景陽侯世子又怎麼了？」 
溫如芊沒注意到她嘲諷的眼神，努力裝出擔心的樣子，「聽說他最近經常往那些

花街柳巷跑，成親前就這樣了，等妳嫁過去豈不是要夜夜獨守空房？」 
溫如蓁淡淡一笑，溫如芊最厲害的一點就是一句話說起來七分假三分真，她記得

前世同樣有這麼件事兒，但其實是身為大理寺少卿的季文燁在調查案子罷了，偏

偏溫如芊掐頭去尾只講中間，硬生生把一個認真當差的朝廷官員說成正事不幹只

會耍風流的浪蕩子。 
不過她現在還不打算撕破臉，因此也沒有當面拆穿，只故作驚訝地道：「景陽侯

世子怎麼會是這樣的人？大姊姊，妳說我該怎麼辦啊，要是真嫁給這種人，我的

一生不就毀了嗎？」 
溫如芊悄悄打量了下，見溫如蓁似乎真的在苦惱婚事，便坐得近了些，湊在她耳

邊小聲道：「二妹妹，如果妳真的不想嫁可得早做打算，這種事拖得越久對我們

姑娘家越不利。」 
溫如蓁在心中冷笑，而後猛地加大音量，「大姊姊，妳的意思是讓我跟二嬸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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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這樣不好吧？」 
溫如芊嚇了一跳，趕忙將手指豎在唇上，「噓！妳小點聲，這可不興說啊，要是

被嘴碎的下人傳出去，妳的名聲還要不要了？」 
溫如蓁瞥了溫如芊一眼，她最好是會顧慮她的名聲，也不知道前世她死活鬧著要

退親的舉動是誰傳出去的，外頭的人固然對季文燁指指點點，但更多的還是指責

她任性妄為、自私自利。 
「那怎麼辦嘛，不然我還是嫁了算了，只要約定好成親後各過各的就行。」她故

意賭氣這麼說。 
此話一出，溫如芊立刻不淡定了，一臉緊張地道：「二妹妹妳千萬別賭氣，這可

是關乎妳的終生幸福，切不可衝動。」 
溫如蓁看著她那副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樣子，心下產生了些微報復的快感，更不想

這麼簡單放過她了。 
「大姊姊，我是真覺得嫁過去挺好的，反正我不喜歡季文燁，那季文燁想必也不

喜歡我，他把外邊那些鶯鶯燕燕都納進府裡我也沒意見，只要別來打擾我就成。」

溫如蓁一副這主意真是不錯的神情，興致勃勃地站起身，「我現在立刻去跟二嬸

說，讓她去景陽侯府提一提，就說我和世子的婚事可以提上日程了。」 
溫如芊很是坐立不安，她都說了季文燁不是良配，正常人的反應應該是避之唯恐

不及，怎麼這丫頭還上趕著要嫁？ 
不行不行，季文燁這般人中龍鳳，能配上他的只有德才兼備的自己，才不是蠢笨

如豬的溫如蓁！ 
「二妹妹妳冷靜一點，先聽我說。」她趕緊跟著起身把人拉回來，「景陽侯世子

一年的孝期未過，妳就算真的想嫁也不是現在。」 
景陽侯老夫人去年底剛過世，季文燁還在守孝。 
溫如蓁本來就只是說說而已，聞言乖巧地退了回來，「也是，那我等他孝期過了

再說，到時大姊姊妳可要幫著我一起說服二嬸。」 
溫如芊聽到這話差點沒吐血，臉上的溫婉都快要維持不住了，好半晌才咬著牙開

口，「我身為姊姊還是要提醒妳，景陽侯世子那樣的人不是良配，但這樁婚事究

竟要怎麼處理妳需得仔細為之。」 
「我知道了，大姊姊妳真是太替我著想了。」溫如蓁玩夠了，一邊在心裡偷笑一

邊裝出信任的表情。 
溫如芊有苦說不出，整個人像吞了蒼蠅那般難受，覺得這個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

重新站起身道：「妳病剛好些，還是多休息，我就不打擾了。」 
溫如蓁坐在原地動也不動，「那我不送了，大姊姊慢走。」 
等溫如芊逃也似的出了門，溫如蓁當即召來秋蓼讓她跟在溫如芊後頭，看她跟誰

見面、說了什麼，一字一句都不能漏。 
秋蓼雖然疑惑卻也不多問，很快出去了，再回來時卻是滿臉怒氣。 
「姑娘，大姑娘跟碧荷在春華院附近的僻靜處見面了。」 
「她們都說了什麼？」溫如蓁閉眼靠坐在椅子上，漫不經心地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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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娘讓碧荷好好監視姑娘的一舉一動，事無鉅細都要向她和二夫人報告。」

秋蓼說完很是不贊同地握緊拳頭，「大姑娘這也太過了，怎麼能插手咱們春華院

的事情，還有那碧荷，本以為是個乖巧懂事的，想不到卻是個胳膊肘往外拐的背

主之人。」 
溫如蓁輕輕搖頭，睜開眼睛，「碧荷並沒有背主。」 
「姑娘您在說什麼啊，碧荷都答應要監視春華院……」秋蓼說到這裡愣了下，隨

即想到了什麼般瞪大眼睛，「當初是二夫人把碧荷調過來的！」 
溫如蓁讚賞地看了她一眼，「不算太笨，人家本來就是正院的人，心向著正院也

是很正常的。」 
秋蓼的確很訝異二房安插人進春華院當眼線，但讓她更驚訝的是姑娘的態度，彷

彿早就洞悉了這一切似的…… 
想到這裡，她的心又安穩下來，能提早發現二房表裡不一的面貌，姑娘還是很有

主見的，那她所要做的就是幫助姑娘。 
「姑娘有事儘管吩咐，奴婢必定竭盡全力完成！」秋蓼眼神堅定地看向溫如蓁。 
溫如蓁滿意地點點頭，「放心，這次我一定會阻止悲劇發生。」 
她深知溫宗泓一家最想隱藏的祕密是什麼。 
當她的丫鬟一個一個被送走時，她也向哥哥求助過，可不知為何寫給哥哥的信都

石沉大海沒有半絲回音。 
等她再得到消息，竟是哥哥賭博欠下了巨額的債務，而溫宗泓對外表示為了革除

姪子的惡習不願代為還債，以致哥哥被賭坊的人打死在溝渠裡，屍體過了好幾天

才被發現…… 
她傷心欲絕，說什麼都不相信哥哥會沾上賭，於是悄悄聯繫父親以前的舊部幫忙

調查，果然不出她所料是個陷阱，同時還拔出蘿蔔帶出泥，意外發現爹娘根本不

是戰死，而是被害死的！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她簡直不敢相信，剛想深入查下去就遭到廖順滎強灌毒酒淒

慘死去。 
不過他們這麼急著滅口反倒間接證明了那些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爹娘的死絕對

不簡單。 
這一世，她不會再被那些居心叵測之人蒙騙，那些毀了她一生的人一個個都別想

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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